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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拉话能维持吗？

——青海循化县撒拉话使用研究

潘碧丝

内容摘要：撒拉族① 是中国少数民族之一，主要聚居在青海省循化

县。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强烈的语言认同，使循化县的撒拉话能得到

良好的维持。在汉语教育和普通话的普及，国际化和全球化的冲击

下，撒拉族面临语言选择和语言取向的抉择，撒拉语因而面临极大

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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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Can Salar Language Maintain? – A Research on the Use of Sa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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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alar is one of China's ethnic minorities, living 
mainly in the Xunhua County, Qinghai Province. Due to the 
uniqu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and strong affirmation of its 
language, the Salar language is well preserved in XunHua County. 
However, under the impact of Mandarin education populariz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the Salar faced with language 
selection and language orientation choices. Salar language therefore 
face great challenges.

① 在进行田调期间，大部分所接触的撒拉族表示他们更愿意被称为族人间通
用的“撒拉尔族”。本文为避免产生混淆，仍用中国政府与学界的“撒拉
族”命名，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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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撒拉族是中国 56 个少数民族当中，人口较少的 22 个民族之

一，常有外族戏称其为少数民族中的“国宝熊猫”。撒拉族主要聚

居在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和化隆回族自治县，以及甘肃省积石山保安

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其余的则散居在青海省的西宁市、黄南、

海北、海西、海南等州、甘肃省夏河县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伊宁

县等地。根据 2010 年青海省第六次人口普查，撒拉族有 10.70 万

人，占全省少数民族人口 264.32 万人中的 1.90%，而循化县是撒拉

族的主要聚居地，这里全县 3 镇 6 乡 154 个行政村，总人口 12.69
万人，其中撒拉族就有 7.89 万人，占总人口的 62%，占全中国撒

拉族总人口的 80.5%。①

撒拉族是什么民族？从何处来、何时到循化县？这几个问题至

今仍是撒拉族学者们探究的问题。综合研究成果，不外有两种情

况，一是根据富有浪漫色彩的民间神话传说；二是经过史料考证

的结论。早期的大部分学者基本上都认同《循化志》② 、《撒拉族

简史简志合编》③ 、《撒拉族简史》④ 中的说法，或者根据民间故

①  循化县人民政府：http://www.xunhua.gov.cn。创建时间：2011年 8月 5日。
②  《循化志》由龚景瀚编撰，全书 8卷，28个子目，成书于乾隆五十七年。
青海人民出版社依据甘肃省图书馆所藏的清嘉庆刻本，在 1981年翻印 
出版。

③  《撒拉族简史简志合编》，由青海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撰，中国科
学院民族研究所于 1963年出版。

④  《撒拉族简史》是中国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包括《中国少数
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
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
料丛刊》中的其中一本。此书介绍了撒拉族文化发展的历史，记录了撒拉
族从起源至 21世纪初的历史发展进程，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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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骆驼戏”、“骆驼泉故事”① 提供的线索，认为撒拉族是从中

亚的撒马尔罕② 迁来循化的。③ 韩中义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撒拉

族先民是撒罗尔人，是突厥蛮的一支，是从阿富汗北部的萨曼甘

（Samagan）迁徙而来的。人们是因为萨曼甘跟撒马尔罕的读音相

近而造成了长期以来的错误。④ 随着更多史料的发掘，以及国际学

者之间，尤其是与中亚国家学者的交流，使撒拉族族源研究有了新

的突破。其中，马成俊在土库曼斯进行访问与该地学者交流，同时

又通过与米那瓦尔的发现进行比较后，认为撒拉族先民是从土库

曼斯坦西部马雷州一个名叫“Sarahas”的地区往东迁徙，他们途

经在 13 世纪时作为整个中亚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城市撒马尔

罕，但撒拉人对马雷这个小小的城镇失去了记忆，反之却记住了撒

马尔罕这个在传说中保留了下来的地名。⑤ 目前，学界觉得这个说

法可信度更高，更多学者倾向认可这个结论。

对于撒拉族的迁徙年代，综合了各种史料和文献，基本上学者

方方面面的内容。此书由民族出版社于 2008年出版。
① 骆驼泉位于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积石镇西 4公里的街子村清真大寺附近，是
传说中撒拉族的祥地。据传，在中亚撒马尔罕的一个小部落里有两兄弟尕
勒莽和阿合莽，因在当地威望很高，而受到当地统治者的忌恨和迫害，于
是率领同族 18人，牵了一头白骆驼，驮着故乡的水土和一部手抄《古兰
经》离开撒马尔罕向东寻找新的乐土。经过长途跋涉最终来到了青海省的
循化县。这时天色已黑，苍茫中走失了白骆驼。第二天，他们在街子东面
的沙子坡下发现一眼清泉，走失的骆驼卧在水中，已化为白石。他们测试
了当地的水土，发觉与故乡的水土相同，认定这里就是他们寻找的乐土，
便在这里定居下来。后将这个清泉起名为“骆驼泉”。

② 撒马尔罕是中亚最古老的城市之一，丝绸之路上重要的枢纽城市，连接着
波斯帝国、印度和中国这三大帝国。现是乌兹别克斯坦第二大城，撒马尔
罕州的首府。

③ 参阅马伟：〈撒鲁尔王朝与撒拉族〉，《青海民族研究》，2008年第 1
期，第 96-106页。

④  参阅沈玉萍：〈百年撒拉族族源研究述评〉，《青海社会科学》，2012年
第 5期，第 146-150页；马伟：〈撒鲁尔王朝与撒拉族〉，《青海民族研
究》，2008年第 1期，第 96-106页。

⑤  参阅沈玉萍：〈百年撒拉族族源研究述评〉，《青海社会科学》，2012年
第 5期，第 146-150页；马伟：〈撒鲁尔王朝与撒拉族〉，《青海民族研
究》，2008年第 1期，第 96-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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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认为是元代或者 13 世纪时期迁徙到中国循化县的。① 杜安霓和

片冈一忠则认为迁徙的年代要晚至 14 世纪。至于迁徙的次数，有

的学者认为有两次大迁徙，持这种看法的是宋蜀华、王良志和米娜

瓦尔。宋蜀华、王良志认为第一次发生在元朝中叶时期，第二次则

是在 1371 年。② 米娜瓦尔则认为首批撒鲁尔人在 13 世纪前半叶来

到循化，而第二批撒鲁尔人为了躲避战乱在 14 世纪后半叶逃到了

循化。③ 韩中义也认为撒拉族先民是分批东迁的，第一次大规模的

迁徙发生在 1221 年成吉思汗征服呼罗珊地区后，而第二次大规模

东迁发生在 14、15 世纪左右，当时的撒拉族先民是为了逃避黑羊

王朝与白羊王朝④ 长期斗争所引起的乱争，从今天的阿富汗北部地

区举族东迁至循化。⑤

撒拉族在中国居住已经七百多年历史，从几百户人家的部落逐

渐发展形成了一个具有自身民族特色的民族共同体。虽然学者对撒

拉族的族源探索不断，但撒拉族作为中国 56 个民族中的成员之一

却早已经确定下来了。1953 年的大规模民族识别工作，奠定了撒

拉族在中国民族中的地位，从原来的“撒拉番回”、“撒拉回”、

“循回”正名为撒拉族。⑥

①  顾颉刚认为是 1279年；宋蜀华和王良誌 ,朱刚主张是元代从撒马尔罕来；
芈一之和马成俊都认为是在 13世纪。

②  宋蜀华、王良志：〈关于撒拉族历史来源的问题〉，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
编《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第 6辑）》，1959年。引自沈玉萍：〈百年
撒拉族族源研究述评〉，《青海社会科学》，2012年第 5期，第 146-150页。

③  米娜瓦尔：〈再论撒拉族的族源与形成问题〉，《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2001年第 6期，第 16-19页。

④  白羊王朝是土库曼人在波斯建立的王朝（1378-1508），因以白羊旗帜为标
记而命名为白羊王朝。黑羊王朝则是土库曼人在现今伊朗西北部建立的以
伊斯兰教什叶派为国教的王朝（大约 1375~1468)。因以黑羊为旗帜标记，
所以叫黑羊王朝。白羊王朝跟黑羊王朝长期对峙，15世纪后期黑羊王朝
被白羊王朝所灭。

⑤  参阅沈玉萍：〈百年撒拉族族源研究述评〉，《青海社会科学》，2012年
第 5期，第 146-150页。

⑥  参阅沈玉萍：〈百年撒拉族族源研究述评〉，《青海社会科学》，2012年
第 5期，第 146-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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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背景

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是撒拉族主要的聚居地，撒拉族先民到循化

定居时只有 170 户，经过了七百多年的发展，如今的撒拉族已经有

十几万人。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有撒拉人从循化迁出，但全中

国 80.5% 的撒拉族还是聚居在循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

与其他民族的交往中，人数不多的撒拉族并没有受到他族的同化影

响，本民族的文化依然保存良好。就语言而言，长期与藏族人和汉

族人的接触，大部分撒拉人没有放弃本民族语言，反而借用了不少

藏语和汉语词汇，使得撒拉语更具特色。

撒拉族有本民族的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西匈奴语支

的乌古斯语组，跟土库曼、维吾尔、乌兹别克、哈萨克等语言同属

于黏着语类型，撒拉族本民族语言曾经有自己的文字，但是却已

经失传。① 因此汉语成为了撒拉族书面交际的工具。随着社会的发

展，各族之间的交往越频繁和密切，撒拉族不得不掌握汉语，以汉

语跟其他民族进行沟通交流，这使得能够掌握双语的撒拉族越来越

多。没有文字，又在强势语言汉语的竞争下，撒拉语能够不断地发

展传承，必有其原因。此次对循化县撒拉族进行田野调查，除了研

究撒拉族的语言使用情况，更重要的是探讨撒拉族语言的保持情

况，所得结论对其他国家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持必有借鉴作用。此

外，我们也发现调查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和语言态度的研究虽然

不少，但多数以大学生为调查对象，② 以三个年龄层为调查对象的

①  撒拉族曾经使用过一种用阿拉伯语、波斯语字母为基础拼写的“土尔克
文”的文字。19世纪时这种文字不仅用于宗教方面注释和解说经典，也
成为社会通信、书写契约、记事立传、著书立说的应用文字。后来因为撒
拉族的发展长期受周围汉藏民族的影响和渗透，加上这套文字体系学习起
来较为困难，因此未能在群众中广泛普及流传。韩建业：〈从文献资料看
撒拉语的发展变化〉，载马成俊、马伟主编：《百年撒拉族研究文集》，
青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 504页。

②  张素杰、李新华：〈云南省彝族大学生语言使用语言及态度探析〉，《今
日南国》，2008年第 6期，第 208-210页；张素杰：〈云南省哈尼族大学
生语言使用及语言态度探析〉，《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年
第 1期，第 105-107页；孙咏梅、孙咏莉：〈维吾尔族大学生的语言态度
及其影响因素〉，《怀化学院学报》，2007年第 1期，第 17-21页；刘洪
宇、杨晖：〈青海省撒拉族大学生语言使用及语言态度分析〉，《青海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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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前不多，而且就循化县而言，还欠缺相关调查，所以我们认

为此调查研究有其科研价值存在。

我们在 2013 年 8 月份在循化进行了短期的采访和观察。① 调

研的方式为分发问卷与口述历史访谈。分发问卷所进行的地区依次

为清水乡、街子、积石镇、白庄乡和查汗都斯，部分问卷亦为西

宁市撒拉族填写。本次调查共有 187 个调查对象，男性 121 人，女

性 66 人，分别占 65% 和 35%。我们将对象分成三个年龄段，15-30
岁年龄段，共 62 人，占 33.16%；31-55 岁年龄段，共 87 人，占

46.52%，以及 56 岁以上年龄段，共 38 人，占 20.32%。

从教育程度来看，以小学程度教育水平的比例最高，共 53
人，占 28.34%；没有受教育的共 39 人，占总人数的 20.86%；至

于有初高中和大学教育程度的调查对象比率相差不远，分别是 37
人、32 人和 25 人，各占 19.79%、17.11% 和 13.37%。

在职业分布方面，农民是最大的群体，共 56 人，占 29.95%，

其次为学生共 45 人，占 24.06%；商人 21 人，占 11.23%；服务业

者共 16 人，占 8.56%；教师 9 人，占 4.81%；公务员和工人各 6
人，各占 3.21%；退休者和其他职业者分别是 3 人和 26 人。

表 1：调查对象信息

调查对象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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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 4期，第 103-107页；才果：〈对青海藏族师范
生教学语言兴趣的测查研究〉，《民族教育研究》，2001年第 3期，第
72-78页。

①  此为马来西亚教育部“高绩效研究基金”子项目之一。项目编号：
UM.C/625/1/HIR/MOHE/ASH/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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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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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撒拉族的语言使用情况

撒拉族长期与藏族、汉族和回族生活和相处，所以撒拉语、藏

语、普通话和循化话（青海方言）是这里普遍的交际语言。循化县

周围以藏族人为多，所以早期撒拉族跟藏族的交往比较频繁，习得

藏语在年长的撒拉族群中是非常普遍的事。随着社会的发展，交通

的发达，走出循化县的撒拉族越来越多，而前来循化县经商或者旅

游的汉族和其他民族也逐渐增加，再加上汉语教育的普及，藏语的

习得已经不比普通话重要，年轻的一辈不会藏语已经是习以为常的

事。普通话的重要地位会不会影响了年轻撒拉人的语言习得呢？年

长的一辈会不会为了让年轻的一辈更好地掌握汉语普通话而放弃撒

拉语呢？

首先，我们看撒拉族的家庭用语。撒拉族的家庭大多遵循早婚

的传统，三代同堂的情况普遍。我们的问卷将对象分为长辈、同

辈、子辈和孙辈。我们发觉每一代或者三代之间在家里使用的语言

都是以撒拉语为主（表 2），而在同辈、子辈和孙辈之间使用普通

话的百分比则有逐渐增高的趋势。随着汉语教学的普及，撒拉语在

年轻一代中就不再是唯一的交际语。我们也针对入学前和入学后

的家庭使用语言做调查，15-30 岁组别的数据显示，62 个调查对象

入学前在家里使用的语言以撒拉语占最高的百分比，依次为普通话

8 

 

      

 

 

三、撒拉族的语言使用情况 

  撒拉族长期与藏族、汉族和回族生活和相处，所以撒拉语、藏语、普通话和循化话

（青海方言）是这里普遍的交际语言。循化县周围以藏族人为多，所以早期撒拉族跟藏族

的交往比较频繁，习得藏语在年长的撒拉族群中是非常普遍的事。随着社会的发展，交通

的发达，走出循化县的撒拉族越来越多，而前来循化县经商或者旅游的汉族和其他民族也

逐渐增加，再加上汉语教育的普及，藏语的习得已经不比普通话重要，年轻的一辈不会藏

语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事。普通话的重要地位会不会影响了年轻撒拉人的语言习得呢？年长

的一辈会不会为了让年轻的一辈更好地掌握汉语普通话而放弃撒拉语呢？ 

 首先，我们看撒拉族的家庭用语。撒拉族的家庭大多遵循早婚的传统，三代同堂的

情况普遍。我们的问卷将对象分为长辈、同辈、子辈和孙辈。我们发觉每一代或者三代之

间在家里使用的语言都是以撒拉语为主（表 2），而在同辈、子辈和孙辈之间使用普通话

的百分比则有逐渐增高的趋势。随着汉语教学的普及，撒拉语在年轻一代中就不再是唯一

的交际语。我们也针对入学前和入学后的家庭使用语言做调查，  15‐30 岁组别的数据显示，

62 个调查对象在入学前在家里使用的语言以撒拉语占最高的百分比，依次为普通话和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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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循化话。接受教育以后，在家庭沟通语言的使用并没有太大的变

化，撒拉尔话依然是主要的沟通语（表 3）。可见，尽管普通话的

地位越来越重要，在许多城市的小孩已经不会说方言或者母语的当

儿，循化县的撒拉族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民族语，从小习得撒拉语，

在家里跟家里的成员用撒拉语沟通。因此，家庭语言对于民族语或

者母语的保持是关键之一。数据一方面显示了撒拉语在撒拉族的地

位和重要性，另一方面却也说明了撒拉语跟其他少数民族语言一

样，有逐渐被年轻人放弃使用的趋势。我们的调查结果也跟丁石庆

和郭菲菲，以及刘洪宇和杨晖的研究结果相同。①

表 2：家庭语言使用情况

说话对象 普通话 撒拉话 循化话 21 其他

祖父母 (161) 4.97 91.93 3.10 0.00
父亲 (175) 8.57 88.57 2.86 0.00
母亲 (175) 6.86 90.28 2.86 0.00
外祖父母 (138) 5.07 92.03 2.17 0.73
配偶父母 (112) 11.61 83.93 3.57 0.89
哥哥／姐姐 (187) 13.90 79.68 6.42 0.00
弟弟／妹妹 (187) 12.83 80.75 6.42 0.00
配偶 (135) 9.63 82.22 7.41 0.74
孩子 (141) 14.89 77.30 7.80 0.00
媳妇／女婿 (120) 12.50 82.50 5.00 0.00
内孙 (90) 18.89 76.67 4.44 0.00
外孙 (87) 18.39 77.01 4.60 0.00
* 对象组群依次为长辈、同辈、子辈和孙辈②

①  丁石庆、郭菲菲：〈谈撒拉族聚居村落的语言文化——以青海省循化县
积石镇石头坡村为例〉，《撒拉族专题研究》，2014年第 2期，第 74-80
页；洪宇、杨晖：〈对青海省撒拉族大学生语言使用及语言态度分析〉，
《青海师范大学学学报》，2010年第 4期，第 103-107页。

②  指的是青海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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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5-30岁组入学前后所使用的语言

说话对象
入学前

说话对象
入学后

普通话 撒拉话 循化话 普通话 撒拉话 循化话

祖父 (58) 1.72 96.56 1.72 祖父 (58) 5.17 93.10 1.72
祖母 (59) 1.69 96.62 1.69 祖母 (59) 5.08 93.22 1.70
父亲 (62) 6.45 91.94 1.61 父亲 (62) 9.68 88.71 1.61
母亲 (62) 3.23 95.16 1.61 母亲 (62) 8.06 88.71 3.23
兄姐 (62) 16.13 77.42 6.45 兄姐 (62) 25.80 70.97 3.23
弟妹 (62) 16.13 80.64 3.23 弟妹 (62) 19.35 77.42 3.23

撒拉族在不同场合中使用的语言就有一些变化。我们列出十个

一般人经常出现的交际场合，要求调查对象选择他们在这些场合

最常用的交际语言。调查数据显示，在一些正式的场合中，普通

话比较占优势，比如学校、医院、政府部门，而在非正式的场合

中，如聊天见面、菜市场、节日庆典等，撒拉话则是他们的首选

（表 4）。不过，如果以年龄层来看，年轻的一代在某些非正式场

合里，用普通话的比率高。我们的数据显示，15-30 岁这群对象，

在菜市场用普通话的占 45.16%，而用撒拉话只占 24.19。在节日庆

典这一项也呈现同样的现象，用普通话的占 53.23%，用撒拉话的

占 38.71%（表 5）。至于在清真寺进行礼拜时，数据显示绝大部分

的撒拉族使用撒拉话，占 83.96%。

表 4：交际场合使用语

场合／人数 普通话 撒拉语 循化话 循化话

见面聊天 (187) 20.32 69.52 9.63 0.53
菜市场 (187) 27.27 43.85 28.34 0.53
学校 (153) 72.55 15.03 11.76 0.65
医院 (187) 58.29 20.32 20.86 0.53
政府部门 (187) 63.64 18.18 17.65 0.53
县城商场 (187) 56.15 23.53 19.79 0.53
节日庆典 (187) 34.76 50.26 14.44 0.53
清真寺 (187) 6.42 83.96 9.09 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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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不同年龄层的交际场合使用语

年龄层 

( 人数 )

菜市场 节日庆典

普通话 撒拉话 循化话 其他 普通话 撒拉话 循化话 其他

15-30(62) 45.16 24.19 30.65 0 53.23 38.71 8.06 0
31-55(87) 16.09 54.02 28.74 1.15 34.48 48.28 16.09 1.15
56 以上 (38) 23.68 52.63 23.68 0 5.26 73.68 21.05 0

在交际对象跟交际话题的语言方面，数据显示只要交际对象是

本民族，不论是日常生活的聊天还是讨论国家大事，撒拉族都会使

用撒拉话作为主要交际语；而交际对象是非本民族时，撒拉族则

会选择使用普通话来进行交流（表 6）。不过，在跟藏族朋友聊天

时，也有部分撒拉族会使用藏语，尤其是在年纪比较大的撒拉族群

中。这也说明了年轻一代已经不太学习藏语，藏语已经不再是撒拉

族和藏族之间的主要交际工具，取而代之的是普通话。另一方面，

数据也显示循化话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还有一点的功能和作用。在

跟汉族和藏族邻居聊天时，分别约有 27.27% 和 28.24% 的撒拉族是

选择使用循化话的。

表 6：交际对象和交际话题使用语

对象 普通话 撒拉话 循化话 藏语 其他

跟本民族邻居聊天 (187) 3.21 90.37 5.88 0 0.54
跟汉族邻居聊天 (187) 68.98 2.67 27.27 0 1.08
跟藏族邻居聊天 (170) 51.76 2.35 28.24 14.71 2.94
跟本民族政府机构 
人员沟通 (187)

37.43 51.87 10.16 0 0.54

跟汉族政府机构 
人员沟通 (171)

73.68 3.51 21.64 0 1.17

跟其他民族政府机构 
人员沟通 (178)

69.66 5.62 19.10 2.81 2.81

跟本民族朋友谈 
国家大事 (184)

20.65 71.74 7.07 0 0.54

跟汉族朋友谈国家大事 (185) 72.98 2.16 22.70 0 2.16
跟其他民族朋友谈 
国家大事 (179)

70.95 4.47 22.34 1.12 1.12

跟陌生人交谈 (187) 69.98 16.58 12.84 1.07 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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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双语社群来说，思考与讲话时所使用的语言是不是一样的

呢？我们就这问题询问了调查对象，得出的数据显示思考语言和交

际语言基本是相同的，只要跟个人有关或者不涉及其他民族参与的

事，撒拉族都会用撒拉语来思考（表 7）。不过，在 15-30 岁年龄

段的情况却有点不一样。我们的数据显示这一年龄层的对象在思考

跟工作和学习有关，以及国家大事时，使用普通话的比例比使用撒

拉话高（表 8）。这一点再次说明了普通话在年轻一代里的影响力

和重要性。

表 7：思考语言

指标／语言 普通话 撒拉语 循化话

思考跟家庭有关的事 (187) 12.83 80.75 6.42
思考跟工作／学习有关的事 (167) 36.53 53.29 10.18
思考跟日常生活有关的事 (187) 15.51 76.47 8.02
国家大事 (173) 40.46 52.02 7.52

表 8：15-30 岁年龄层的思考语言

指标／语言 普通话 撒拉语 循化话

思考跟家庭有关的事 (62) 22.58 70.97 6.45
思考跟工作／学习有关的事 (62) 53.23 35.48 11.29
思考跟日常生活有关的事 (62) 27.42 61.29 11.29
国家大事 (62) 64.52 27.42 8.06

在语言和文字的掌握能力方面，受访者对于普通话、撒拉尔

话、循化话的听和说的掌握能力基本没有问题，唯有 13 个和 1 个

来自 56 岁以上年龄层和 31-50 岁年龄层的受访者完全不会普通

话，占 8.56%。有 3 人，即 1.60% 能完全掌握藏语的听说能力。在

普通话（汉语）的读和写方面，有 43 人或 22.99% 完全不会读，51
人或 27.27% 完全不会写（表 9），而且主要还是集中在 56 岁以上

的年龄层。撒拉话没有书写文字，大部分受访者表示他们并不知晓

撒拉语曾有文字，不过也有一部分受访者表示知道撒拉文字曾经存

在，因为没有广泛流传，所以本身并不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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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语言和文字掌握能力

指标／语言 普通话 撒拉尔话 循化话 藏语

听
完全听得懂 67.91 90.37 40.64 1.60
能听懂简单的日常用语 23.53 6.42 56.15 13.37
完全听不懂 8.56 3.21 3.21 85.03

说
能熟练交谈，没有障碍 55.61 90.37 38.50 1.07
基本能交谈，但有时有障碍 35.83 6.42 57.76 10.69
完全不会说 8.56 3.21 3.74 88.24

读
能阅读图书报刊 53.48 0.00
能看懂一般常用文字 23.53 7.49
完全看不懂 22.99 92.51

写
能写文章或其他作品 43.85
能写一般书信、文件或公文 28.88
完全不会写 27.27

语言和文字是支撑民族文化的根柱。撒拉族总人口仅有十多万

人，在与各族的交往中，其语言和文化均受不同程度的影响。如现

今许多年轻的一辈，在日常交谈中参杂大量普通话词汇，与年老一

辈相比，语言的纯净度也就大打折扣了。我们可以看出，在使用范

围有限、没有文字作为载体和普通话教育的影响下，撒拉话的生存

环境备受考验。为此，我们向调查对象提出对语言和文字态度作

出判断，以及对语言前景和期望作出预测。综合而言，有 58.29%
的调查对象非常同意撒拉话很有用，32.09% 的人同意撒拉话很有

用。但是，在认为撒拉话很有用的同时，受访者也认为撒拉话的

使用范围很有限，分别有 43.86% 和 40.64% 的调查对象持非常同

意和同意态度（表 10）。对于撒拉话的发展空间和前景，表示非

常同意和同意撒拉话有很大发展空间的调查对象分别占 31.55% 和

27.81%，而非常同意和同意撒拉话不会消失的有 42.72% 和 34.76%
（表 11）。在询问调查对象这道题时，有一点引起了我们的注

意。56 岁以上的受访者多数认为撒拉话将会在数十年内消失，年

轻的一辈则持相反意见，认为撒拉尔话永不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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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语言态度

态度 非常同意 同意 没意见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撒拉话很有用 58.29 32.09 5.35 3.74 0.53
撒拉话的使用范围有限 43.86 40.64 8.02 4.81 2.67

表 11：语言的前景和展望

将来 非常同意 同意 没意见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撒拉话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31.55 27.81 11.23 25.13 4.28
撒拉话不会消失 42.78 34.76 6.95 12.30 3.21

四、调查结果分析

从此次调查访问所获得的资料中，我们得出下列几点：

首先，家庭是民族语言得以维持的基础。虽然撒拉族越来越重

视汉语，但也不表示他们完全放弃民族语言的学习。循化县的撒拉

族对自己的民族语言存有非常强烈的认同感，自小学习，在日常生

活中普遍使用。只要与本民族有关的，不论是社会交际、节日庆

典、还是思考问题，撒拉族离不开本民族语言。绝大部分的撒拉族

都能掌握撒拉话是因为自小习得了撒拉话，并自小与家庭成员用撒

拉话沟通。尽管入学后学会了普通话，但这并不影响撒拉族小孩的

家庭用语，撒拉话依旧成为他们的主要沟通语。这也是在其他地方

的撒拉族不再使用撒拉话的当儿，循化县的撒拉话还能保持良好的

原因。若小孩小时候不在家里习得本民族语言，基本上他们长大后

不太可能会去学习本民族语言，尤其是不住在本民族聚集区的小

孩。在我们访问的过程中，就亲耳听到一位研究撒拉话的撒拉族专

家使用普通话跟孩子沟通，因为其孩子从小习得普通话，在家不以

撒拉话作为家庭沟通语。撒拉话没有文字，只能通过口耳，一代代

传承下去，若不在小时候习得，并在家里使用，进入学校后就很难

再有机会学习、接触以及运用。因此，要民族语言得以继续生存传

承下去，先决条件就是在本民族家庭里使用，只有这样，本民族语

言才可以得到最基本的保护和维持。

其二、社会变迁改变民族语言的功能和价值。循化县位于青海

省东部，深居在青藏高原边缘地带，四面环山，交通不便，信息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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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过去撒拉族与各族有密切的来往，尤其与藏族的关系密切，所

以很多年长一辈的撒拉族，能够习得藏语。随着汉语教学的推广以

及普通话的普及，能够掌握和使用汉语的撒拉族已经越来越多。近

几十年，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这种现象更加明显，资讯的发达，

交通的改善，走出山外的撒拉族越来越多，撒拉族与外界的联系也

越频繁，使得他们不能不掌握汉语。撒拉族也深知要走入主流社

会，并有立足之地，非得掌握汉语不可。社会变迁使得民族语言

失去了一些交际功能和经济价值，而从优势语言逐渐地变成弱势 
语言。

其三、多语冲击使民族语言陷危机。撒拉族热爱自己本民族的

语言毋庸置疑，撒拉话在撒拉族心中的地位也是无可替代的。撒拉

话是他们族内的交际语，也是他们民族情结、民族认同的象征。虽

然他们也知道撒拉话的使用范围有限，只能在撒拉族群中使用，但

对撒拉话的前景却表示乐观，认为撒拉话不会消失灭亡，尤其是受

访的年轻一代。撒拉话没有文字，尽管曾经出台几个方案，但都无

法真正落实。即使有了文字，年轻的一代是否会把撒拉语作为优选

呢？要走入主流社会，汉语是必须掌握好的；要跟国际接轨，面向

世界，英语更是少不了；伊斯兰教是撒拉族的宗教信仰，阿拉伯语

又是必修的，在如此多语言的冲击下，年轻一代的撒拉族如何作抉

择？如何同时掌握好几种语言呢？因此，撒拉话面临危机是必然的

趋势。

五、结语

七百多年前撒拉族移民至中国，大部分的撒拉人聚居在循化

县，相较其他地方，撒拉话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维持和传承。新中

国成立后，中国宪法和语言政策的出台也保障了少数民族语言的使

用发展，对撒拉话的保护起了一定的效果。不过，经济和城市化的

迅速发展，提高了汉语的价值和需求；而国际化、全球化的快速进

程，也使得撒拉族不得不学习英语，这些发展趋势改变和左右了撒

拉族的语言选择和语言取向。社会变迁使得汉语和英语的社会功能

和经济功能越来越强，相对的，撒拉话的交际功能和使用空间逐渐

缩小。这也意味着撒拉话的维持将面临更大的挑战，政府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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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努力能否战胜时代的冲击是所有热爱撒拉话的人需要深思和关 
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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